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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山地震採訪手記 

雅安地震當日原本是假期，我睡至日上三竿

被採主的來電喚醒，告知四川發生大地震，並

要求立即起行。採訪過五年前汶川地震，再聽

到「四川」與「地震」，總令人不寒而慄、神經

緊張，不安驅走了睡魔，我以「九秒九」速度

起床收拾行李，腦海不由自主地浮現著一幕又

一幕汶川大地震的景象，那些慘不忍睹的情境

會否再出現？會否再有學校倒？山泥傾瀉、

斷橋斷路會否再令災區斷水斷糧？我帶著一大

堆問號啟程前往災區。

爭取時間趕赴災區

公司安排我與另一名同事陳樂謙同赴災區

採訪，而當時已有另一隊原本採訪汶川地震五

周年的採訪隊在四川，他們即時趕往災區。我

們為了爭取時間，決定到較多內陸航班的深圳

機場乘飛機到四川，但地震後成都的雙流機場

一度關閉，積壓下來的航班在「排長龍」，所

有往四川的航班都延誤最少四小時。我們雖在

機場成功買到機票，但到禁區候機室才發現航

班起飛無期，唯有返回大堂的售票櫃檯轉機

票，最終，這班機不負眾望成功於晚上起飛。

離震央百多公里的成都，在這次地震中影

響不大，我們逗留了兩天採訪接收危重傷者的

華西醫院及官方的三場記者會後，便趕赴地震

重災區之一蘆山縣城與另一隊採訪隊匯合，我

在想，真正的災區採訪工作才正式開始。

為趕及午間新聞前發回報道，我們一早出

發，前往蘆山的路上，起初車流極為稀少，只

見運送救援物資車輛，當去到蘆山縣城二十多

公里外，就開始出現綿延車龍，原來公安在公

路設檢查站，阻擋非

緊 急 及 救 援 車 輛 進

入，即使運送物資的

車都被迫堵在路上。

這種情景與五年前汶

川地震一樣，唯一辦

法 就 是 說 服 公 安 開

路，第一次不讓進，但我們不放棄再試多次，

經過一番唇舌，糾纏近半小時，公安也許被我

們鍥而不捨的精神，或巧言令色感動了，竟然

奇蹟地放行，碰巧遇上的另一隊被拒進入的香

港行家，我抹一額汗，車子長驅直進震央蘆

山。

但原來一山還有一山高，越深入災區，路

途越崎嶇。由蘆山往寶興的路上，原本狹窄的

山路滿佈山泥傾瀉留下的沙石，左邊是山坡，

右邊是山崖，餘震加上有雨的天氣，山泥傾瀉

隨時一觸再發。由於晚上封路，進入寶興縣的

車輛，只好停在有山泥傾瀉危險的山坡路段過

夜等候，我們也不例外，幸好晚上沒有餘震及

大雨，清晨路段重開，大家平安無恙。

災難當前彰顯人性

猶記得零八年汶川地震時到北川採訪，從

山上俯瞰北川縣城，滿目瘡痍，全部樓房東歪

西倒，瓦礫砌成一個個大山丘，城內滿佈仍未

處理的屍體，那份死寂與滄涼，畢生難忘。相

比之下，今次到蘆山及寶興縣，損毀情況沒有

想像中嚴重，大部分樓房並無倒塌，但樓房的

牆身裂痕處處，災民也不敢回家。即使是汶川

地震後興建的樓房亦出現多處裂紋。香港援建

的蘆山縣初級中學地下大堂的牆身批盪大幅剝

落，背後的磚牆都爆開了，建築時用的「空心

磚」也無所遁形。學校校長周紹義整日就待在

大樓正門對出的一個帳篷，他凝視著大樓，眼

神帶著無奈，可幸的是，樓房並沒有塌下，校

長說，仍有信心教學樓經維修後可以繼續使

用。

蘆山縣城內主要有兩個安置點，大批災民

架起帳篷棲身，但帳篷供應不足，有災民自行

搭建大帳篷，五個家庭共二十多人就擠在一個

只有二百呎的空間，下雨時更出現漏水。縣城

的情況尚且如此，縣城外的鄉郊地區情況更

差。有來自鄉村的災民指，震後幾日除了獲發

六盒紙包奶及每人每日一枝樽裝水外，便沒有

其他物資。

在縣城的安

置點認識了袁小

姐，當時她與丈

夫 輪 候 奶 粉 配

給，由於供應有

限，最終只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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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奶粉。與她傾談才知道，若不是她今天到

縣城看醫生， 也不知道這裏有奶粉配給。她說

離縣城幾公里外的青仁鄉，那裡便有很多嬰幼

兒，這幾天都在捱餓，而且不斷哭叫嚷著：

「媽媽，我餓了」。說到這裡，袁小姐也哭成

淚人。剛握著那杯奶粉的她說，要盡快回去將

僅有的這杯奶粉溝稀，盡量讓多些孩子有奶

喝。我們也決定跟她回鄉看看，的確發現鄉郊

房屋損毀情況明顯較嚴重。她一家住的樓房，

上層整幅外牆塌下，幸好一家人仍然齊齊整

整。她們與鄰居等共七、八十人，就棲身在自

行搭建的同一個大帳篷，食物是共享的，但在

沒有供應的情況下，似乎撐不了多久。而且他

們缺乏往縣城的交通工

具。我們離開時，就順

道接載了兩名災民到縣

城，她們同樣都是為孩

子補給必需品的。在車

上，其中一名災民激動

到哭了，又說今次真的

是「一方有難、八方支

援」。我在想，這條村

可能真的被人遺忘了。

其實，寶興縣的物資也嚴重短缺，在縣城

的一個最大安置點，遇上一對同樣來自鄉郊，

同樣得不到物資供應的父子，他們一家廿多口

亦已耗盡糧食，家中還有一個八十多歲的祖

母。兩父子專程到安置站希望帶些食物回去，

但現場工作人員似乎無動於衷：「這些物資只

供給我們這個安置點，別的地方由別的安置點

負責」。這對父子堅持不走，開始與他們理

論。我見狀於是上前查問，並打算訪問這對父

子，一名政府人員見到記者，也迅速走過來，

主動上前跟我解釋情況。圍觀的人愈來愈多，

其他不滿的

災民亦開始

你一言我一

語。這時，

事情突然有

了轉機，工

作人員叫兩

父 子 走 上

前，並向他們遞上兩大箱杯麵，剎那間，那對

父子走了，聚集的人也散開了。反而在當局眼

中，似乎記者比災民更重要，例如分發食物

時，除了官兵及工作人員優先，就會輪到記

者，拿著採訪證亦能獲發食物。諷刺的是，雖

然安置站的災民只有自己帶來的食物，但他們

仍然毫不吝嗇、守望相助，除了與其他家庭共

享僅餘食物，不少人更願意邀請餓著肚子的陌

生人與他們一同吃飯，我也被邀請好幾次，的

確災難當前，特別能彰顯人性的光輝。

災後生活真正考驗

除了缺水缺糧，災區面對另一個最大挑戰

就是電力供應。地震後重災區的公用電力，包

括街燈等設施很快恢復，但仍不能滿足災民的

用電需求。舉個例子，與五年前汶川地震比

較，用智能手機的人大增，臨時的充電位置全

日都擠滿災民，一個拖板再加插另一個拖板，

如此類推，一個電掣就插上幾十個插頭，結果

嚴重分薄電源，令充電時間比正常多花兩三

倍，這種情景五年前汶川地震絕無出現。這亦

令在災區採訪的

記者大傷腦筋，

因為所用的錄音

機、電腦、攝影

機、電話通通都

要不斷充電， 所

以每天除了安排

採訪工作，必須預留「充電」的時間。

當然，器材要充電，身體更要充電，回想

六天的採訪，與同事一起「搏殺」，休息時間

欠奉，我們都只能靠意志堅持著。有災民對我

們說，來採訪的記者很辛苦，說實話，我不以

為然。我想，過了一段時間，救災結束，我們

便能離開災區，返回舒適的香港，但這裏的災

民則要繼續面對災後生活，對他們而言，仍有

漫長的路要走，可能真正的考驗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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